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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怪不得巷口没车，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一家绸
缎店失了火。心中马卜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此死等，谁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
绕道儿走，显出果断而聪明。　　车进了小巷。这才想起在街上的好处：小巷里的车不但是挤住，而
且无论如何再也退不出。马上就又想好主意，给了车夫一毛钱，似猿猴一样的轻巧跳下去。挤过这一
段，再抓卜.一辆车，还可以不误事，就是晚也晚不过十来分钟。　　棉袄的底襟挂在小车子上，用力
扯，袍子可以不要，见好友的机会不可错过！袍子扯下一大块，用力过猛，肘部正好碰着在娘怀中的
小儿，，娘不假思索，冲口而成，凡是我不爱听的都清清楚楚的送到耳中，好像我带着无线广播的耳
机似的。孩子哭得奇，嘴张得像个火山口；没有一滴眼泪，说好话是无用的；凡足在外国可以用“对
不起”了之的事，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围的人--五个巡警，一群老头儿，两个女学生，一个卖
糖的，廿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的看着我挨
雷。幸亏卖糖的是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中；火山口立
刻封闭：四围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重围。　　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
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我，“先生取行李吗？”
　　“接人！”这是多余说，已经十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一个钟头的势力。　　越想头皮越
疼，几乎想要自杀。　　出了车站，好像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了。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
　　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六十多了，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
不敏，不敢上墙。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敢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
晓得怎的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
我一把儿。　　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咕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
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的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面去，而我
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多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来，好宝贝，快吃肝
来⋯⋯”无效！我急了，开始恫吓，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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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短片见真知
2、四星半；幽默如假包换——读得忍俊不禁，痴顽愚傻拿腔作调，皆如跃纸上，国人本性百年未变
化，原也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笔尖轻挑无大肆开合，关键动词拎出如堕当场，若先生活在当日，段子
手们必无饭吃；悲凉力透纸背——欺瞒作假恶劣乖张，无心的“恶”竟如此恶毒，且无辜拍拍手去，
作为生活准则，小百姓无师自通各种潜规则。
3、这本书最早是在上高中时在学校图书馆读的，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的封面不
是这样的，一口气看完，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让我笑地肚子疼，对老舍先生的幽默文笔印象深刻，不需
要读长篇小说，仅仅从这些小品文中你就能领略到文学大师的风采，十几年过去，我重新在当当网上
找到这本书，是希望保留这一份少年时代的感动。
4、太喜欢老舍那股热讽刺冷幽默，读起来想呵呵笑着戳一下他脑门：“调皮！”
5、即使世界再灰暗，仍然会用幽默的方式诠释喜剧人生。图书馆借书
6、有意思，满纸的北京味儿。
7、看了一点点吧
8、值得看。。好书。
9、京味儿
10、浮于表面，哪里可以在“幽默”中觉出半点苍凉？除了《抱孙》和《柳家大院》以外，更像是习
作，舒乙的鉴赏能力一定有问题，那么多好小说，偏偏选了这几篇，不肖子孙。
11、其实真没什么意思⋯不过李翰祥的一部电影差不多就是里面的一篇，改都没改⋯
12、之前一直对现代文学作家及作品不敢兴趣，最先接触老舍是骆驼祥子，一直觉得离我太远，无法
理解和欣赏。现在想来，还是不能没有好好了解就判断。不得不说找好兴趣点很重要，看了这本书，
喜欢上了老舍，绝定把他所有作品找来看看。
13、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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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幽默小说》

章节试读

1、《老舍.幽默小说》的笔记-第75页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
　　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
　　的。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难道由——由哪儿呢？我只好反
　　攻了：“你从哪儿上车？”很和气的。我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
　　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
　　用尽全身——假如不是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
　　也得放下，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象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马裤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该先拿来。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
　　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
　　以免快转又吓个跟头。转好了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
　　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
　　坐在我的床上。刚坐下，“茶房！”茶房还是没来。看着自己的磕膝，脸往下沉，沉到
　　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的一下又纵回去了。然后，“你坐二等？这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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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幽默小说》

　　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吧？茶房！”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
　　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
　　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象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
　　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这回该轮着我了，“呕？！”我心里说，“幸而是如
　　此，不然的话，把四只皮箱也搬进来，还有睡觉的地方啊？！”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个扁皮夹。

　　“呕？！”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
　　了！”

　　我决定了。下次旅行一定带行李；真要陪着棺材睡一夜，谁受得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毛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
　　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车开了，他顿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用我的
　　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
　　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
　　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象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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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幽默小说》

　　“干吗？先——生——”

　　“拿茶！”上面的雷声响亮。

　　“这不是两壶？”茶房指着小桌说。

　　“上边另要一壶！”

　　“好吧！”茶房退出去。

　　“茶房！”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茶房！”

　　我直怕茶房的眉毛脱净！

　　“拿毯子，拿枕头，打手巾把，拿——”似乎没想起拿什么好。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还上客人呢；过了天津我们一总收拾，也耽误不了您睡觉！
　　”

　　茶房一气说完，扭头就走，好象永远不再想回来。

　　待了会儿，开水到了，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可是匀调，
　　继续不断，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开水，先生！”

　　“茶房！”

　　“就在这儿；开水！”

　　“拿手纸！”

　　“厕所里有。”

　　“茶房！厕所在哪边？”

　　“哪边都有。”

　　“茶房！”

　　“回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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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幽默小说》

　　“茶房！茶房！！茶房！！”

　　没有应声。

　　“呼——呼呼——呼”又睡了。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马裤先生醒了，对着壶嘴喝了一气水。又在我头上击打
　　靴底。穿上靴子，溜下来，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茶房！”

　　恰巧茶房在门前经过。

　　“拿毯子！”

　　“毯子就来。”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
　　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看看脚行的号衣，更没作用。
　　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
　　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
　　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
　　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
　　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
　　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睡不着是当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对“避呼耳套”当然不能睡着。可怜的
　　是别屋的人，他们并没预备来熬夜，可是在这种带钩的呼声下，还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车在此处停半点钟，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2、《老舍.幽默小说》的笔记-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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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王，和老邱，凑了点钱，开了个小医院。老王的夫人作护士主任，她本是由看护而高升为
医生太太的。老邱的岳父是庶务兼会计。我和老王是这么打算好，假如老丈人报花账或是携款潜逃的
话，我们俩就揍老邱；合着老邱是老丈人的保证金。我和老王是一党，老邱是我们后约的，我们俩总
得防备他一下。办什么事，不拘多少人，总得分个党派，留个心眼。不然，看着便不大象回事儿。加
上王太太，我们是三个打一个，假如必须打老邱的话。老丈人自然是帮助老邱喽，可是他年岁大了，
有王太太一个人就可把他的胡子扯净了。老邱的本事可真是不错，不说屈心的话。他是专门割痔疮，
手术非常的漂亮，所以请他合作。不过他要是找揍的话，我们也不便太厚道了。  

　　我治内科，老王花柳，老邱专门痔漏兼外科，王太太是看护士主任兼产科，合着我们一共有四科
。我们内科，老老实实的讲，是地道二五八。一分钱一分货，我们的内科收费可少呢。要敲是敲花柳
与痔疮，老王和老邱是我们的希望。我和王太太不过是配搭，她就根本不是大夫，对于生产的经验她
有一些，因为她自己生过两个小孩。至于接生的手术，反正我有太太决不叫她接生。可是我们得设产
科，产科是最有利的。只要顺顺当当的产下来，至少也得住十天半月的；稀粥烂饭的对付着，住一天
拿一天的钱。要是不顺顺当当的生产呢，那看事作事，临时再想主意。活人还能叫尿憋死？我们开了
张。“大众医院”四个字在大小报纸已登了一个半月。名字起的好——办什么赚钱的事儿，在这个年
月，就是别忘了“大众”。不赚大众的钱，赚谁的？这不是真情实理吗？自然在广告上我们没这么说
，因为大众不爱听实话的；我们说的是：“为大众而牺牲，为同胞谋幸福。一切科学化，一切平民化
，沟通中西医术，打破阶级思想。”真花了不少广告费，本钱是得下一些的。把大众招来以后，再慢
慢收拾他们。专就广告上看，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医院有多么大。院图是三层大楼，那是借用近邻转运
公司的像片，我们一共只有六间平房。  

　　我们开张了。门诊施诊一个星期，人来的不少，还真是“大众”，我挑着那稍象点样子的都给了
点各色的苏打水，不管害的是什么病。这样，延迟过一星期好正式收费呀；那真正老号的大众就干脆
连苏打水也不给，我告诉他们回家洗洗脸再来，一脸的滋泥，吃药也是白搭。  

　　忙了一天，晚上我们开了紧急会议，专替大众不行啊，得设法找“二众”。我们都后悔了，不该
叫“大众医院”。有大众而没贵族，由哪儿发财去？医院不是煤油公司啊，早知道还不如干脆叫“贵
族医院”呢。老邱把刀子沾了多少回消毒水，一个割痔疮的也没来！长痔疮的阔老谁能上“大众医院
”来割？  

　　老王出了主意：明天包一辆能驶的汽车，我们轮流的跑几趟，把二姥姥接来也好，把三舅母装来
也行。一到门口看护赶紧往里搀，接上这么三四十趟，四邻的人们当然得佩服我们。  

　　我们都很佩服老王。  

　　“再赁几辆不能驶的，”老王接着说。  

　　“干吗？”我问。  

　　“和汽车行商量借给咱们几辆正在修理的车，在医院门口放一天。一会儿叫咕嘟一阵。上咱们这
儿看病的人老听外面咕嘟咕嘟的响，不知道咱们又来了多少坐汽车的。外面的人呢，老看着咱们的门
口有一队汽车，还不唬住？”我们照计而行，第二天把亲戚们接了来，给他们碗茶喝，又给送走。两
个女看护是见一个搀一个，出来进去，一天没住脚。那几辆不能活动而能咕嘟的车由一天亮就运来了
，五分钟一阵，轮流的咕嘟，刚一出太阳就围上一群小孩。我们给汽车队照了个像，托人给登晚报。
老邱的丈人作了篇八股，形容汽车往来的盛况。当天晚上我们都没能吃饭，车咕嘟得太厉害了，大家
都有点头晕。  

　　不能不佩服老王，第三天刚一开门，汽车，进来位军官。老王急于出去迎接，忘了屋门是那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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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碰了个大包。花柳；老王顾不得头上的包了，脸笑得一朵玫瑰似的，似乎再碰它七八个包也没
大关系。三言五语，卖了一针六○六。我们的两位女看护给军官解开制服，然后四只白手扶着他的胳
臂，王太太过来先用小胖食指在针穴轻轻点了两下，然后老王才给用针。军官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看
着看护一个劲儿说：“得劲！得劲！得劲！”我在旁边说了话，再给他一针。老邱也是福至心灵，早
预备好了——香片茶加了点盐。老王叫看护扶着军官的胳臂，王太太又过来用小胖食指点了点，一针
香片下去了。军官还说得劲，老王这回是自动的又给了他一针龙井。我们的医院里吃茶是讲究的，老
是香片龙井两着沏。两针茶，一针六 ○六，我们收了他二十五块钱。本来应当是十元一针，因为三针
，减收五元。我们告诉他还得接着来，有十次管保除根。反正我们有的是茶，我心里说。把钱交了，
军官还舍不得走，老王和我开始跟他瞎扯，我就夸奖他的不瞒着病——有花柳，赶快治，到我们这里
来治，准保没危险。花柳是伟人病，正大光明，有病就治，几针六○六，完了，什么事也没有。就怕
象铺子里的小伙计，或是中学的学生，得了药藏藏掩掩，偷偷的去找老虎大夫，或是袖口来袖口去买
私药——广告专贴在公共厕所里，非糟不可。军官非常赞同我的话，告诉我他已上过二十多次医院。
不过哪一回也没有这一回舒服。我没往下接碴儿。  

　　老王接过去，花柳根本就不算病，自要勤扎点六○六。军官非常赞同老王的话，并且有事实为证
——他老是不等完全好了便又接着去逛；反正再扎几针就是了。老王非常赞同军官的话，并且愿拉个
主顾，军官要是长期扎扎的话，他愿减收一半药费：五块钱一针。包月也行，一月一百块钱，不论扎
多少针。军官非常赞同这个主意，可是每次得照着今天的样子办，我们都没言语，可是笑着点了点头
。  

　　军官汽车刚开走，迎头来了一辆，四个丫环搀下一位太太来。一下车，五张嘴一齐问：有特别房
没有？我推开一个丫环，轻轻的托住太太的手腕，搀到小院中。我指着转运公司的楼房说，“那边的
特别室都住满了。您还算得凑巧，这里——我指着我们的几间小房说——还有两间头等房，您暂时将
就一下吧。其实这两间比楼上还舒服，省得楼上楼下的跑，是不是，老太太？”  

　　老太太的第一句话就叫我心中开了一朵花，“唉，这还象个大夫——病人不为舒服，上医院来干
吗？东生医院那群大夫，简直的不是人！”  

　　“老太太，您上过东生医院？”我非常惊异的问。“刚由那里来，那群王八羔子！”  

　　乘着她骂东生医院——凭良心说，这是我们这里最大最好的医院——我把她搀到小屋里，我知道
，我要是不引着她骂东生医院，她决不会住这间小屋，“您在那儿住了几天？”我问。  

　　“两天；两天就差点要了我的命！”老太太坐在小床上。我直用腿顶着床沿，我们的病床都好，
就是上了点年纪，爱倒。“怎么上那儿去了呢？”我的嘴不敢闲着，不然，老太太一定会注意到我的
腿的。  

　　“别提了！一提就气我个倒仰——。你看，大夫，我害的是胃病，他们不给我东西吃！”老太太
的泪直要落下来。“不给您东西吃？”我的眼都瞪圆了。“有胃病不给东西吃？  

　　蒙古大夫！就凭您这个年纪？老太太您有八十了吧？”老太太的泪立刻收回去许多，微微的笑着
：“还小呢。刚五十八岁。”  

　　“和我的母亲同岁，她也是有时候害胃口疼！”我抹了抹眼睛。“老太太，您就在这儿住吧，我
准把那点病治好了。这个病全仗着好保养，想吃什么就吃：吃下去，心里一舒服，病就减去几分，是
不是，老太太？”  

　　老太太的泪又回来了，这回是因为感激我。“大夫，你看，我专爱吃点硬的，他们偏叫我喝粥，
这不是故意气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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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牙口好，正应当吃口硬的呀！”我郑重的说。  

　　“我是一会儿一饿，他们非到时候不准我吃！”“糊涂东西们！”  

　　“半夜里我刚睡好，他们把小玻璃棍放在我嘴里，试什么度。”  

　　“不知好歹！”  

　　“我要便盆，那些看护说，等一等，大夫就来，等大夫查过病去再说！”  

　　“该死的玩艺儿！”  

　　“我刚挣扎着坐起来，看护说，躺下。”  

　　“讨厌的东西！”  

　　我和老太太越说越投缘，就是我们的屋子再小一点，大概她也不走了。爽性我也不再用腿顶着床
了，即使床倒了，她也能原谅。  

　　“你们这里也有看护呀？”老太太问。  

　　“有，可是没关系，”我笑着说。“您不是带来自个丫环吗？叫她们也都住院就结了。您自己的
人当然伺候的周到；我干脆不叫看护们过来，好不好？”  

　　“那敢情好啦，有地方呀？”老太太好象有点过意不去了。“有地方，您干脆包了这个小院吧。
四个丫环之外，不妨再叫个厨子来，您爱吃什么吃什么。我只算您一个人的钱，丫环厨子都白住，就
算您五十块钱一天。”  

　　老太太叹了口气：“钱多少的没有关系，就这么办吧。春香，你回家去把厨子叫来，告诉他就手
儿带两只鸭子来。”我后悔了：怎么才要五十块钱呢？真想抽自己一顿嘴巴！幸而我没说药费在内；
好吧，在药费上找齐儿就是了；反正看这个来派，这位老太太至少有一个儿子当过师长。况且，她要
是天天吃火烧夹烤鸭，大概不会三五天就出院，事情也得往长里看。  

　　医院很有个样子了：四个丫环穿梭似的跑出跑入，厨师傅在院中墙根砌起一座炉灶，好象是要办
喜事似的。我们也不客气，老太太的果子随便拿起就尝，全鸭子也吃它几块。始终就没人想起给她看
病，因为注意力全用在看她买来什么好吃食。  

　　老王和我总算开了张，老邱可有点挂不住了。他手里老拿着刀子。我都直躲他，恐怕他拿我试试
手。老王直劝他不要着急，可是他太好胜，非也给医院弄个几十块不甘心。我佩服他这种精神。  

　　吃过午饭，来了！割痔疮的！四十多岁，胖胖的，肚子很大。王太太以为他是来生小孩，后来看
清他是男性，才把他让给老邱。老邱的眼睛都红了。三言五语，老邱的刀子便下去了。四十多岁的小
胖子疼得直叫唤，央告老邱用点麻药。老邱可有了话：  

　　“咱们没讲下用麻药哇！用也行，外加十块钱。用不用？快着！”  

　　小胖子连头也没敢摇。老邱给他上了麻药。又是一刀，又停住了：“我说，你这可有管子，刚才
咱们可没讲下割管子。还往下割不割？往下割的话，外加三十块钱。不的话，这就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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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旁，暗伸大指，真有老邱的！拿住了往下敲，是个办法！  

　　四十多岁的小胖子没有驳回，我算计着他也不能驳回。老邱的手术漂亮，话也说得脆，一边割管
子一边宣传：“我告诉你，这点事儿值得你二百块钱；不过，我们不敲人；治好了只求你给传传名。
赶明天你有工夫的时候，不妨来看看。我这些家伙用四万五千倍的显微镜照，照不出半点微生物！”
胖子一声也没出，也许是气胡涂了。  

　　老邱又弄了五十块。当天晚上我们打了点酒，托老太太的厨子给作了几样菜。菜的材料多一半是
利用老太太的。一边吃一边讨论我们的事业，我们决定添设打胎和戒烟。老王主张暗中宣传检查身体
，凡是要考学校或保寿险的，哪怕已经作下寿衣，预备下棺材，我们也把体格表填写得好好的；只要
交五元的检查费就行。这一案也没费事就通过了。老邱的老丈人最后建议，我们匀出几块钱，自己挂
块匾。老人出老办法。可是总算有心爱护我们的医院，我们也就没反对。老丈人已把匾文拟好——仁
心仁术。陈腐一点，不过也还恰当。我们议决，第二天早晨由老丈人上早市去找块旧匾。王太太说，
把匾油饰好，等门口有过娶妇的，借着人家的乐队吹打的时候，我们就挂匾。到底妇女的心细，老王
特别显着骄傲。

3、《老舍.幽默小说》的笔记-第1页

        老舍把早饭吃完了，还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要不是老辛往他（老舍）脑袋上浇了半罐子凉水
，也许他在饭厅里就又睡起觉来！老辛是外交家，衣裳穿得讲究，脸上刮得油汪汪的发亮，嘴里说着
一半英国话，一半中国话，和音乐有同样的抑扬顿挫。外交家总是喜欢占点便宜的，老辛也是如此：
吃面包的时候擦双份儿黄油，而且是不等别人动手，先擦好五块面包放在自己的碟子里。老方——是
个候补科学家——的举动和老舍老辛又不同了：眼睛盯着老辛擦剩下的那一小块黄油，嘴里慢慢的嚼
着一点面包皮，想着黄油的成分和制造法，设若黄油里的水分是一·○七？设若搁上○·六七的盐？
⋯⋯他还没想完，老辛很轻巧的用刀尖把那块黄油又插走了。

　　吃完早饭，老舍主张先去睡个觉，然后再说别的。老辛老方全不赞成，逼着他去收拾东西，好赶
九点四十五的火车。老舍没法儿，只好揉眼睛，把零七八碎的都放在小箱子里，而且把昨天买的三个
苹果——本来是一个人一个——全偷偷的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预备到没人的地方自家享受。

　　东西收拾好，会了旅馆的账，三个人跑到车站，买了票，上了车；真巧，刚上了车，车就开了。
车一开，老舍手按着袋子里的苹果，又闭上限了，老辛老方点着了烟卷儿，开始辩论：老辛本着外交
家的眼光，说昨天不该住在巴兹，应该一气儿由伦敦列不离死兔，然后由不离死兔回到巴兹来；这么
办，至少也省几个先令，而且叫人家看着有旅行的经验。老方呢，哼儿哈儿的支应着老辛，不错眼珠
儿的看着手表，计算火车的速度。

　　火车到了不离死兔，两个人把老舍推醒，就手儿把老舍袋子里的苹果全掏出去。老辛拿去两个大
的，把那个小的赏给老方；老方顿时站在站台上想起牛顿看苹果的故事来了。

　　出了车站，老辛打算先找好旅店，把东西放下，然后再去逛。老方主张先到大学里去看一位化学
教授，然后再找旅馆。两个人全有充分的理由，谁也不肯让谁，老辛越说先去找旅馆好，老方越说非
先去见化学教授不可。越说越说不到一块儿，越说越不贴题，结果，老辛把老方叫作“科学牛”，老
方骂老辛是“外交狗”，骂完还是没办法，两个人一齐向老舍说：

　　“你说！该怎么办！？说！”

　　老舍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擦了擦鼻子，有气无力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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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就有旅馆，拍拍脑袋算一个，找着那个就算那个。找着了旅馆，放下东西，老方就赶紧去
看大学教授。看完大学教授赶快回来，咱们就一块儿去逛。老方没回来以前，老辛可以到街上转个圈
子，我呢，来个小盹儿，你们看怎么样？”

　　老辛老方全笑了，老辛取消了老方的“科学牛”，老方也撤回了“外交狗”；并且一齐夸奖老舍
真聪明，差不多有成“睡仙”的希望。

　　一拐过火车站，老方的眼睛快（因为戴着眼镜），看见一户人家的门上挂着：“有屋子出租”，
他没等和别人商量，一直走上前去。他还没走到那家的门口，一位没头发没牙的老太婆从窗子缝里把
鼻子伸出多远，向他说：“对不起！”

　　老方火儿啦！还没过去问她，怎么就拒绝呀！黄脸人就这么不值钱吗！老方向来不大爱生气的，
也轻易不谈国事的；被老，太婆这么一气，他可真恼啦！差不多非过去打她两个嘴巴才解气！老辛笑
着过来了：

　　“老方打算省钱不行呀！人家老太婆不肯要你这黄脸鬼！还是听我的去找旅馆！”

　　老方没言语，看了老辛一眼；跟着老辛去找旅馆。老舍在后面随着，一步一个哈欠，恨不能躺在
街上就睡！

　　找着了旅馆，价钱贵一点，可是收中国人就算不错。老辛放下小箱就出去了，老方雇了一辆汽车
去上大学，老舍躺在屋里就睡。

　　老辛老方都回来了，把老舍推醒了，商议到哪里去玩。老辛打算先到海岸去，老方想先到查得去
看古洞里的玉笋钟乳和别的与科学有关的东西。老舍没主意，还是一劲儿说睏。

　　“你看，”老辛说：“先到海岸去洗个澡，然后回来逛不离死兔附近的地方，逛完吃饭，吃完一
睡——”

　　“对！”老舍听见这个“睡”字高兴多了。

　　“明天再到查得去不好么？”老辛接着说，眼睛一闭一闭的看着老方。

　　“海岸上有什么可看的！”老方发了言：“一片沙子，一片水，一群姑娘露着腿逗弄人，还有什
么？”

　　“古洞有什么可看，”老辛提出抗议：“一片石头，一群人在黑洞里鬼头鬼脑的乱撞！”

　　“洞里的石笋最小的还要四千年才能结成，你懂得什么——”

　　老辛没等老方说完，就插嘴：

　　“海岸上的姑娘最老的也不过二十五岁，你懂得什么——”

　　“古洞里可以看地层的——”

　　“海岸上可以吸新鲜空气——”

　　“古洞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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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上可以——”

　　两个人越说越乱，谁也不听谁的，谁也听不见谁的。嚷了一阵，两个全向着老舍来了：

　　“你说，听你的！别再耽误工夫！”

　　老舍一看老辛的眼睛，心里说：要是不赞成上海岸，他非把我活埋了不可！又一看老方的神气：
哼，不跟着他上古洞，今儿个晚上非叫他给解剖了不可！他揉了揉眼睛说：

　　“你们所争执的不过是时间先后的问题——”

　　“外交家所要争的就是‘先后’！”老辛说。

　　“时间与空间——”

　　老舍没等老方把时间与空间的定义说出来，赶紧说：

　　“这么着，先到外面去看一看，有到海岸去的车呢，便先上海岸；有到查得的车呢，便先到古洞
去。我没一定的主张，而且去不去不要紧；你们要是分头去也好，我一个人在这里睡一觉，比什么都
平安！”

　　“你出来就为睡觉吗？”老辛问。

　　“睡多了于身体有害！”老方说。

　　“到底怎么办？”老舍问。

　　“出去看有车没有吧！”老辛拿定了主意。

　　“是火车还是汽车？”老方问。

　　“不拘。”老舍回答。

　　三个人先到了火车站，到海岸的车刚开走了，还有两次车，可都是下午四点以后的。于是又跑到
汽车站，到查得的汽车票全卖完了，有一家还有几张票，一看是三个中国人成心不卖给他们。

　　“怎么办？”老方问。

　　老辛没言语。

　　“回去睡觉哇！”老舍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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